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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风，空气里弥漫着丰收的味道。 雨后
的 316 国道，两旁的树木是多彩的。 不时有车辆
驶过，落叶随风起舞，别有一番味道。

如果说，逝去是一种青春的纪念，那么如今
许多的老物件、老店铺，恐怕早已淡出了人们的
视线。 恒口境内，曾经有许多地方地标都留存着
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比如“恒惠渠”“恒紫公路”
“火车站”“农科所”“蚕种场”等等。

在安康， 如果说要找一家有着历史传承的
“百年老店”，曾经辉煌的记忆依稀就在昨天，那
么“蚕种场”必须算一个。 眼前这栋上世纪 80 年
代风格的建筑楼，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这就是
位于恒口境内的市蚕种场，25 年前，一位同窗好
友分配到了蚕种场工作。 记忆的闸门随之被打
开。

蚕丝业是安康自古以来比较古老的生产行
业。 明成化十三年（1477），知州郑福以“省沃土，
课民树桑棉，艺菽粟”，有政绩。

清乾隆、 嘉庆年间把兴桑养蚕列为富民之
道，兴安府刊《蚕桑须知》，“具详树桑饲蚕蒸茧
缫丝之法”，并从浙湖引进蚕种和技术。 到晚清
时期，“西乡（今恒口 、五里 ）田亩膏腴 ，棉桑遍
野，男耕女织，富甲全境”。

安康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优越的自

然条件非常适宜栽桑养蚕。 蚕种、原料茧、生丝
产量均位居西北第一，蚕茧缫丝品质优，出丝率
高。 新中国成立后， 安康桑蚕丝绸生产迅速发
展，形成系统行业。 1972 年起，产茧量达 50.5 万
公斤，跨入全国万担茧县行列。

始建于 1956 年的安康蚕种场，1957 年春开
始植桑，1958 年正式投产，是一个能生产原原母
种、原原种、原种和一代杂交种四级蚕种的国营
蚕种场。蚕种场初建隶属陕西省农林厅。1958 年
投产时与安康县蚕桑站合并。 1960 年初，场、站
分开，蚕种场收归安康地区农林水牧局，1972 年
归属安康地区林特局。 六十多年来，安康蚕种场
共培育推广 69 对蚕品种， 引进 286 个桑品种，
生产优质蚕种 900 余万张 ， 历史峰值的 2007
年，一年就发放蚕种 60 万张，是安康经济发展
的主要驱动器之一。

时代的变迁，总是伴随着平凡的生活。 桑蚕
文化总是会在不经意间， 向千年后的我们传达
一个新理念，以桑为鉴，可知过往。 蚕种场则是
记录了一段安康蚕桑文化的珍贵记忆。

站在蚕种场门口，它如今已经走过 67 年风
雨历程，“陕西制造”是当年的关键词，看电视是
“黄河”，孩子喝秦俑奶粉，蝴蝶手表为你报时；
要穿丝绸必然选安康“梅花牌”白厂丝。

早在 51 年前的 1972 年， 原安康市缫丝一
厂、安康市缫丝二厂生产的“梅花”牌白厂丝，历
史悠久，享誉全国。 被国家批准为“出口免检产
品”，SU 梅花牌白厂丝，质量稳定，条分均匀，偏
差小，净度高，手感柔软，光泽好，1973 年获全国
厂丝质量评比优胜奖， 同年获国家对外经济贸
易部出口产品优质荣誉证书。 1984 年获陕西省
进出口商品检验局质量管理奖。 1985 年为陕西
省首批获得出口产品检验认可证的企业。 产品
远销日本、苏联、西欧、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在国
内外均享有一定声誉。

眼前似乎浮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修建的高
高耸立的老水塔，想起了 70 年代满山采桑的女
工，想起了 80 年代蚕室里采茧的工作场面……

当下，蚕种场作为省级自然教育基地，正在
打造以“蚕、桑、丝、绸”为主题线路的现代研学
基地。 一个经历六十年的风雨起伏、兴盛衰败却
依然保留着完整生命链的产业， 这是市场大潮
中优胜劣汰、自然抉择后的历史沉淀。

“桑者闲闲兮”“桑者泄泄兮”， 好一幅清新
恬淡的田园劳作生活场景， 那采桑女轻松愉快
的心情，让我感受到了劳动的情怀，更是一代人
的青春记忆。

接连几天 40 度的高温， 烤热了一江汉水，
烤蔫了岸边的树叶，大地上像着了火。 如此样暑
热的天气里，刚回到家里的二嫂，坚持着张罗了
十凉八热一桌酒菜， 一家人的喜悦和团圆全部
浓缩在这一碗一碟的欢愉里。

吃着美味佳肴， 微醺的姑父边说边笑地调
侃二嫂是“翻身农奴得解放”，终于脱离城市生
活圈，回归到小地方过小日子，美哉乐哉！

此刻，唯有我和侄子若有所思，心里像是打
翻了的酱醋瓶，五味杂陈，一半是盛夏，一半是
寂凉。 想想二嫂这一路走来，竟然遭遇两次“失
业”，让人唏嘘不已。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二嫂从一家地方企业
回到家， 愁眉不展地告诉家人：“由于企业优化
改革，她失业了。 ”之后很长时间，她自己忧愁苦
闷不说，全家人都跟着焦虑了很久。

那年冬天 ，好像格外的冷 ，四间平房如同
冰窖 ，阴冷潮湿的寒气追风刺骨 ，一觉睡起来
感觉眉毛上都结了一层霜。 屋外冷气袭人，屋
里暗淡发黄的灯光，在寂寞中散发着挥之不去
的忧伤。

正值壮年的二嫂粗喉咙大嗓子， 是那种人
未到声已至，叽叽呱呱满屋跑的性格。 她走路来
风风火火，仿佛全身的劲儿都使在脚上，做事手
脚麻利，属于嘴有一张，手有一双的勤快人。

突然间二嫂没了工作，没了收入，上有老下
有小，一家人的生活节奏乱了。 一大家子人，没
有一个有固定收入来源。 春节到了，全家人没买
新衣服不说， 就连侄子每年从头到脚的全副武
装变成只买一双新鞋，算是沾点新春的喜气。 爸
说，今年就不串门走亲戚，等来年日子好些再走
吧，说这些话，他的脸色铁黑灰暗，声音低得蚊
子似的。

太阳照常升起， 锅碗瓢盆的演奏曲仍在继
续。寒夜漫长，唯有自强。一家人相互支撑，困境

不畏惧，再难不放弃，以蜡梅迎春的姿态，把凡
常的日子坚持了下去。

二嫂经过短暂休整，外出找活。 困难时，她
在建筑工地和过水泥，搬过砖，到餐馆当过服务
员，在路边摆过地摊，还帮助人守过商店。 她常
说 ：“有智吃智 ，无智出力 ”，有活就揽 ，舍得流
汗。

靠劳动发家，凭双手挣钱。 二嫂心思单纯，
为人实诚，干事踏实。 她虽不是那种小家碧玉柔
弱之人，还挑不出其他毛病。 尤其是她的善良敦
厚、勤劳肯干的品行，赢得周围人啧啧称道。

慢慢地，找她做工干活的人，越来越多，有
时分身无术。 粗茶淡饭也养人， 旧布衣衫仍暖
身。 二嫂失业后的交际能力， 吃苦耐劳得到锤
炼。 一个积贫积弱家庭在她的操持下，日子一天
天好起来。尤其是侄子很有出息。大学毕业后留
在西安工作，三年后组建了自己和谐小家庭。

就在今春，二嫂被接去西安照料孙子。 出发
的时候，亲朋好友羡慕嫉妒她。 大家都说：“二嫂
命运好，孩子争气，在大城市成家立业，要不，她
哪有机会去省城享福啊！ ”

不过，二嫂常以孩子为荣，倒是真的。 她逢
人就喜欢说仔仔在西安的家长里短， 西安的房
子、亲家、街道和公园。 总之，只要一讲到省城，
话匣子就打开了，整个人眉飞色舞的，自豪感幸
福感溢于言表。

这次出远门去照看孙子。 侄子夫妻俩上下
班比较远，幼儿园小班一天几趟的接送，孩子在
家里的管护，义不容辞地落在她肩上。

刚开始， 听哥哥说， 二嫂在西安带娃很辛
苦。 接送娃，做家务，洗衣服，成天瞌睡叮当的。

就在暑假前几天，侄子在微信里跟我透露：
“让妈带娃真是难为她了。 由于不会说普通话，
对孙子语言教学上闹出很多的笑话……”

二嫂指着 《幼儿看图说话》 把青蛙不叫青

蛙，叫“蛤蟆”，鸭子叫“嘎嘎”，公鸡叫“喔喔”，凳
子叫“板凳”，吃饭叫“恰饭”。

还有过分节俭的习惯让人受不了， 一盆水
洗菜后拖地，拖地后冲厕所，剩菜剩饭舍不得倒
掉，反复热着吃。 儿媳当面纠正，她说下次改正。
转个身却又忘到耳朵背后。

“我们上班走后，她依然用家乡方言与孩子
交流沟通。 小孩学习模仿能力超强，等下班后听
到孩子南腔北调不土不洋的说话， 真是哭笑不
得！ ”

不知不觉间，二嫂年逾花甲。 的确，她的学
习能力、适应能力与年轻时没法相提并论，很多
做法、生活习惯包括难以改掉的方言土语，显然
不合时宜了。

侄子告诉我：“婆媳关系越来越糟糕， 还怎
么相处？ ”这不学校一放假，侄子就把二嫂送回
老家。 儿媳直接没露面，估计还在气头上。

唉，真是让人意想不到，二嫂老了，在儿子
家干的不称心，又被儿媳辞退回老家。

二嫂二次失业， 虽然没有往年生活困苦上
的忧虑，但让人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二嫂年轻时失业，那是因为社会变革，企业
改制需要，迫不得已失业。 二嫂的再次失业，是
因为不会带孩子、不会说普通话，不习惯大都市
的生活。

勤劳一生，节俭自律，顾家爱娃的二嫂，走
过春夏秋冬，历经两次下岗，饱受岁月浸淫。 风
尘中见证世态炎凉，追梦里闻到花香扑鼻，萧瑟
中感悟落寞清寒。

随着城乡融合更加紧密， 生活节奏不断加
快，社会变革更加深入，“二嫂”包括所有人，都
面临着充电学习、观念更新、适应社会发展的紧
迫任务。 否则，社会淘汰一个人，往往都不会跟
你打声招呼了。

晨起，沿着汉江边散步。霜
降时节，天朗气清。江畔的芦花
洁白盛雪， 风袭芦花， 白鹭蹁
跹，江水苍茫，滚滚东流去。

沿着河堤走进城里一条小
街。路旁银杏树叶子转黄了，梧
桐树枯黄的树叶落在青石板路
上，分外有远意。

遇见一座伊斯兰风格的清
真寺，气势宏伟。古朴的木门开
着， 戴白帽子的老人， 白须飘
然，鹤发童颜，他在门前洒扫庭
除。 清真寺前有一棵三四十米
高的大椿树，枝干遒劲，郁郁苍
苍， 粗壮的树干几个人也围抱
不过来。

树下立一块石碑写着这棵
树的故事。 这棵椿树有 220 年
了 ，1983 年 7 月 31 日安康城
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 洪水
漫过河堤淹没安康小城， 有二
十余人爬上大树，才得以生还，
这棵老树被人们称为 “救命
树”。老树如母亲，灾难来袭，大
树垂枝，保家护子。

温暖的阳光洒在街巷里 ，
风中有了寒意，小街整洁干净，
青砖铺地。在斑驳的木门，三三
两两的老妇人坐在门前晒太
阳， 她们头发花白了， 神情安
详，手里握着小婴儿的棉鞋，小
棉衣，花色朴素而喜气，她们一
边做针线活，笑意盈盈。

遇见一位老人， 她满头的
银发，慈祥的神情，低头一针一线做着针线，
多像我的奶奶。 老人脚下卧着一只花猫，憨憨
的，有点胖，它眯着眼睛打量着来来往往的行
人。

三角梅开得一片嫣然， 有几盆黄灿灿的
波斯菊盛开着，如同女子新烫的卷发。

慢慢走，小街的十字路口就是早市。 年纪
渐长，喜欢逛的地方就是早市。

路边卖菜的小车上，摆着翠生生青萝卜，
红的西红柿，一清二白的大白菜，新鲜的板栗
一颗颗黝黑发亮。 路边的水池里，游着几条鲈
鱼，龙虾举着大钳子手舞足蹈，生动鲜活。

读汪曾祺先生写家乡的集市 ：“若是逢
集，则有一些卖茄子，辣椒，疙瘩白的菜担子，
一些用绳络网在筐里的小猪秧子， 我们就怀
着很大的兴趣，看凤穿牡丹被面，看铁锅看茄
子，看辣椒，看猪秧子，心底无事，只那样一路
看去便是境界。 ”是啊，看市井人生，人间烟
火，世俗百态，都是寻常人世的安稳。

喜欢汪先生谈美食的文章， 读来回味无
穷 ，他写煮豆腐 ，手把肉 ，韭菜花 ，菌子的滋
味，闲闲几笔，读得人满口余香。

卖芝麻烧饼的铺子前排了不少人， 中年
夫妇两人忙着做烧饼， 一个个面饼在她手里
灵巧地盘旋，一会儿，在案板上一字排开。 做
好的新面饼，要撒上一层白芝麻，再上电烤锅
里烘烤着。 十几分钟后，芝麻烧饼出锅了，咬
一口，外酥里嫩，唇齿留香，小街上弥漫着烧
饼的香味。 生命中那些热切的盼望，仿佛洒在
白饼上的芝麻，一点点，弥足珍贵。

中年男子的三轮车上卖水果，有大鸭梨，
黄澄澄的橘子，红柿子熟透了，不敢触碰，它
们一排排整齐地摆在木盘里。 老板吆喝着：
“卖柿子了，火罐柿子，甜过初恋。 ”路过的人
听着都乐了。

看着柿子，就想起齐白石笔下柿子，几个
胖墩墩的柿子端坐在一起， 柿子旁洒着几颗

黑黝黝的蘑菇 。 白石老人喜欢题
款：事事如意或四世同堂。 生动鲜
活，朴素暖心。

旁边有卖牛肉的店子，胖老板
挺着大肚腩，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和
中年女子聊天。 女子顶着一头黄色
的大波浪，手腕上戴着手指粗的金
镯。 这两个人让我想起一个成语:活
色生香。

风中飘来糖炒栗子和烤红薯
的香气，让人挪不动步了。

街巷里，遇见两个七八岁小男
孩脚踩着滑板， 迎面呼啸而来，黑
亮亮的短发，水晶似的眼眸。 人生
最快乐的时刻，就是风驰电掣的一
瞬间吧 ，他们什么也不忧愁 ，什么
也不惧怕。

戴深色头巾的老婆婆七八十
岁了，白净的脸庞，慈眉善目，如一
尊菩萨。

她的小桌上玻璃瓶里腌制着
红萝卜，配着红辣椒和绿辣椒。 腌
好的酸萝卜和酸辣椒，配魔芋豆腐
同炒 ，等炒熟时起锅 ，放一把一清
二白的蒜苗，酸辣爽口，回味无穷。

另一玻璃瓶是腌豇豆，红艳艳
的辣子伴着晒过的豇豆。 热油锅放
入生姜片 ， 五花肉先要煸炒出油
来 ，腌豇豆此时下锅 ，柔韧香辣的
豇豆与五花肉香合二为一，分外馋
人。

大盆的酒酿盖在干净的玻璃
下 ，江南人家的酒酿 ，在安康称为
甜酒 ，我喜欢老人的甜酒 ，味道醇

正，香甜醉人。老人家说，姑娘们要多喝甜酒鸡
蛋，对身体好，再舀一勺桂花蜂蜜，又香又甜。

人生若是一程又一程的远行，生活则是一
场盛大的酒酿。

那些艰难的日子，光阴一天天在酝酿着我
们，把生命的火气和锐利一点点去掉，留下中
年人生的从容淡定。

花开花谢，秋收冬藏，似水流年里的一粥
一饭，瓜果菜蔬，透着俗世人生的生生不息。

一条小巷深处，走来一群年轻人，人人脸
上喜气洋洋，穿红裙的女子是新娘，帅气的新
郎挽着新娘的手臂走到街口等着上车，迎亲的
队伍，是一排小轿车，车上贴着大红的喜字。

渐渐年长，越喜欢俗世幸福。
新娘的父亲和母亲挽着手，在车前和一对

新人告别，母亲一面微笑着，低头擦去眼角的
泪水。

“子之于归，宜其室家。 琴瑟在御，莫不静
好。 ”父母此刻的眼泪与不舍，令我想起弘一大
师的书法：悲欣交集。

在公交车上遇见一对小情侣，一会低头窃
窃私语，一会相视一笑。女孩的笑脸，如芙蓉花
一样嫣然。

他们对面的座位坐着一对老人，岁月的积
雪落满发间，他们相伴坐着，不言不语，平静安
详，宛如长在一起两棵大树，相依相伴，共沐风
雨。

我默默看着他们， 仿佛看见一个人的一
生。穿越几十年的光阴，爱情不过如此，绚烂之
极归于平淡。

寻常岁月，就是这样。有人喜结良缘，有人
相伴着静静老去。

路旁的迟桂花依然开着。桂花的香气馥郁
饱满，铺天盖地袭来，像一场晚来的爱情。

让喧嚣的喧嚣，让寂静的寂静。 浮世烟火
的暖意，是抚慰心灵的良药。

时光的缝隙里，常常会有吱呀声响挤出来，
在不经意间叩响记忆的大门。 床头柜上那本指
头厚薄的《繁星》，早已泛黄的书页里流淌着光
阴的故事，流淌着一位小女孩对书的渴望。

那是大约 40 年前， 那位扎着小马尾的女
孩，背着妈妈亲手缝制的花书包，带着对校园的
满怀憧憬， 走进了那所兴隆寺小学。 大木门掩
着，她轻轻地推门而入，大门发出的吱呀声响特
别刺耳，但依然无法阻挠她上学的强烈欲望。

穿过过道，墙上挂着一块古香古色的木牌，
上面写着“一年级”，她走进那间古老的木质结
构房子，矮小，黑暗，阴冷，潮湿，是它真实的写
照，可对于她来说就是人间最美的天堂。

这是开学第一天， 黎明那一抹暗淡的阳光
穿透斑驳的屋顶，洒落在教室里。 小女孩轻轻推
开教室门，耳畔又传来吱呀声响，她斜着身体，
索性把脑袋探进教室，里面还没有老师。 三个长
方形的木块搭成的简易桌子，三排大小不一、形
状各异的小木凳都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去的，
一块黑板，组成了世界上最简陋的教室。

天色渐渐变得明亮， 突然传来了叮铃铃的
上课铃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师走进教室。 自我
介绍，姓王，教语文，兼班主任，每天教识字和写
字。 上世纪 80 年代，乡村的孩子刚入学几乎都
不会写字。 对于小女孩儿来说，似乎优越一点，
因为在去学校之前， 妈妈已经教会了 500 多个
常见汉字，读简单的儿童图书勉强可以。 只是，
那时没有课外书籍， 填饱肚子才是一天最大的
心愿。

启蒙老师很喜欢小女孩，给她封为班长。 那
时没有学前班，上学能识字的孩子不多。 老师让

她一个周内帮忙教会班上同学写会自己的名
字。 这个听起来挺难的事儿，小女孩却挺高兴，
很乐意。 下课时间，顾不上和小朋友做游戏，手
把手教小伙伴写名字。 周五的时候，出色完成王
老师分配的任务， 放学时王老师当着全班同学
的面，奖励给她一本书，那是著名作家冰心奶奶
的《繁星》。 这是她人生的第一本课外读物，她捧
着书，同学们羡慕的眼神聚焦到她身上，当然他
们也还是心服口服。

童年像白纸一般的时光，突然因为有了《繁
星》这本书而多了几分色彩。 校园的大柳树下，
繁密的枝丫间，偶尔有小鸟栖息，唱歌，小女孩
坐在大树下的长木凳上，捧着《繁星》痴迷阅读，
仿佛空气里都散发出带着淡淡墨香的味道，还
有远处桂花的浓郁芬芳。

小女孩两天就读完了《繁星》，又好奇地去
问王老师借书看。 然而老师也没有其他的书籍
了， 她刚刚被点燃的欲望， 就这样在秋风里摇
曳。 她不甘心，就回家想办法。

她突然想起前几日在妈妈床底看见一个旧
木箱，上面布满了厚厚的积尘，那是妈妈的宝贝
箱子，没敢打开来。 这不，刚好四下无人，按捺不
住了，趁着妈妈去地里干活的时间，她轻轻打开
了箱子，发出吱呀声响，里面静静地躺着母亲曾
经学过的课文，别无其他。

这也挺好， 先把一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拿出
来偷着看吧。 站在田野里， 乡村的空气格外清
新，淡淡的风中传来着鸟儿婉转的歌唱。 小女孩
捧着妈妈的旧课本， 读着读着， 目光竟飘向远
方，她仿佛看见了那间极简的教室，还有她靠近
窗户的座位，她想象着上学时间，站在窗边读书

的滋味。 耳畔，仿佛突然又听见了吱呀作响。 就
这样，不到一个月，她就囫囵吞枣地读完了妈妈
上学时的那些旧课本。

十月的风带着些许凉意，一天晚上，小女孩
鼓足勇气推开妈妈房间的门， 吱呀声响回荡在
整个昏暗的房间， 妈妈正捧着旧书坐在床上默
读，竟然没有看见小女孩。 她不想打扰妈妈，便
匆忙转身，“宝贝，有事儿吗？ ”小女孩安静地看
着妈妈，看着妈妈手里发黄的课本，欲言又止。
小女孩儿静静地依偎在妈妈的怀里， 看看妈妈
暗黄的脸，话到嘴边又咽下。

“宝贝，有啥话就跟妈妈说吧。 ”
“妈妈，我想———买———书。 ”
“买什么书？ ”
“课外书。 ”
“我知道乖女爱读书，妈妈那些旧书是不是

都读完了？ ”
“是的！ ”
“好，妈妈明天就去给你买。 ”
小女孩匆匆转身离开， 轻轻关上妈妈房间

的门，那熟悉的吱呀声响，伴着她进入甜蜜的梦
想。

如今数十年过去了， 家里的书已经占据了
四堵墙。 那个小女孩早已长大，当了老师，时常
给学生送书读。 那本《繁星》，一直搁在床头柜
上，陪伴她夜夜入梦。 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是如今 70 岁妈妈的女儿，是 19 岁女儿的妈妈，
我们都如此挚爱着书籍。

吱吱呀呀的声响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书页
里的故事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 读书的时光总
是悄然温暖着读者的心房。

人在 旅途

蚕 种 场 情 怀
□ 刘明

岁月里的吱呀声响
□ 温洁

文史 春秋

读书 时光

系上翅膀的鸽子“丹凤眼”和“琥珀眼”，
失去了自由，只能在堂屋和院头走来走去，每
每看见鸽子们飞上屋顶，急得它俩拍打翅膀，
就是飞不起来。看见鸽子们在蓝天上飞翔，它
俩可怜巴巴地偏着头，仰望蓝天，祈求飞翔的
样子让我心疼。

这厮敢和院子里的鸡们决斗， 小鸡和母
鸡都怕它俩， 唯独我家威武霸道的红公鸡不
怕它俩。一次它俩和红公鸡抢食，“丹凤眼”丢
了脊背的羽毛，露出红嫩的肉皮；“琥珀眼”的
伤势最惨，失了脖子的羽毛，一块肉皮耷拉下
来，血滴染红了白色羽毛。母亲从灶台上抠一
撮黑灰尘，摁在“琥珀眼”的伤口上，从此它俩
见了红公鸡就闪开。

一天早上，我把“丹凤眼”和“琥珀眼”捉
下窝，放在院子里就去上学了，早放学回家，
发现它们不见了，问母亲，母亲说好长时间没
看见了。 怪了，还能钻地缝了？ 我找遍每个角
落，都不见它们的踪影。 我在院头的草丛里，
发现了系它们的四根绳子。大胆！它们是怎样
解开绳子逃走的？我只知道，鹦鹉们可以齐心
协力，撬开绑着它们的鸟笼门逃走，这对不知
天高地厚的鸽子，它们也会撕掉枷锁？它们逃
到哪里了？

黄昏， 我家的鸽子都从四面八方飞回来
了，就是不见“丹凤眼”和“琥珀眼”，叛逆期的
这两个家伙，飞到哪里去了？它们恋不恋这个
家？ 哎，我家的鸽子太多了，没有那么多粮食
喂它，丢了就丢了吧，只是这两只鸽子怪可爱
的，太可惜了。

白雨说来就来。 从鲤鱼山拢过来一层黑
云，黑云越来越浓，越来越低，空气闷热，没一
丝风，蝉鸣刺耳。 我家的鸽子，一群从南边鲤
鱼山下的月河飞回来， 另一群从北方牛山飞
回来，落在屋顶咕咕乱叫。

突然来了大风， 呼啦一声， 门前的草垛
散，密密麻麻的麦秸是乱窜的万箭，横七竖八
射出去，乱了天空。 一块白色塑料纸，是一朵
飘飞的白云，刷一声紧紧地贴在树干上。接下
来一个闪电撕破南边的天空， 又一个闷雷炸
响， 我家的鸽子惊惶失措地飞进窝里。 风更

大，狠劲呼啸，门前的大榆树，被狂风掀得摇
来摆去，树叶被刮飞，一枚枚梭子，风中飞驰，
发着哨音，飞着飞着，突然停在空中，瞬间又
朝另一个方向飞去。 门前的老杏树， 叶子浓
密，树冠如球，此时，像一潭碧绿的湖水，狂风
中沸腾了、汹涌了，一会成球体，一会成平面。
又一雷炸响，这时，风小了，白雨筛豆子落下
来了，斜斜的，宛如一根根粗粗的银箭，射向
大地。很快庭院里起了黄水，漂浮着枯叶杂草
流去。 水面上，跳跃密匝匝的水泡。 东边的大
坡梁，被黑黢黢的雨幕遮挡得严严实实。又一
个电闪，亮了大坡梁的天地。 此刻，在电闪处
有两个黑点在搏击狂风，电闪瞬间消失，黑点
消失。 白雨更猛烈，我家是天井院，屋檐水连
成了“U”字形的瀑布，哗哗啦啦倾泻而下，院
子成了一片汪洋，打着旋涡的雨水，朝院头流
去。 突然，两只鸽子落在房檐上，我隔着雨雾
一看，是“丹凤眼”和“琥珀眼 ”，浑身湿漉漉
的， 它俩伸长脖子在找它们的窝。 这两个家
伙，狂风暴雨中才知道“家”是最安全的港湾，
搏击风雨回到了家里。

“丹凤眼”和“琥珀眼”，立在自己的窝顶，
抖着身上的雨水。 此时，白雨过去了，天亮白
了，偏西的太阳露出了脸，水洗的家乡被夏日
的夕阳照耀得更加美丽。 村前的小河开始哗
哗啦啦唱歌了，彩虹升起来了，美丽的彩虹，
一头连着西坡的黄的大堰塘， 一头伸进小河
里，圆弧彩虹下的家乡更加青翠、明丽、安详。
鸽子们飞出窝，在湿漉漉的草丛里找吃的。

“丹凤眼 ”和 “琥珀眼 ”为啥不进窝里过
夜？它们是不是怕我捉住它们，又给它们上枷
锁，这机警的小生灵，蓝天才是它们的天地。

“丹凤眼”和“琥珀眼”，自由出进，天马行
空，独往独来。有时候好几天不见踪影。一天，
回来了一只“丹凤眼”，“琥珀眼”不知在何处，
可惜了青春躁动的“琥珀眼”丢失了，孤独的
“丹凤眼”， 颓废了许多， 经常独自在房顶发
呆，失去了往日风采，直到有一天，“丹凤眼”
带回来一只灰鸽子， 领着灰鸽子一起住进了
鸽子窝里，从此，“丹凤眼”温顺了，领着灰鸽
子一起和鸽群在蓝天上飞翔。

向 往 蓝 天
□ 张朝林


